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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作为一个典型的伦理悲剧，文学文本中的丧子情节不仅是一个有

力推动故事发展、形成矛盾冲突的叙事情节，更是一个蕴含人物伦理困境和

伦理选择的伦理事件。丧子事件不仅使丧子者长期陷入无法逃离的伦理环境，

而且使其面临夫妻关系伦理和血脉祭祀伦理等无法跨越的伦理困境。在丧子

之思的伦理焦虑中，夫妻双方的伦理选择蕴含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彼此冲突

的斯芬克斯因子。丧子夫妻之间聚合离散等多种形式的伦理选择，改变并重

塑夫妻双方的伦理身份。因此，丧子情节映照出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伦理

困境和伦理选择问题，兼具文本叙事、伦理探讨和思想分析等多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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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充满不确定性、脆弱性和风险性的现代社会中，受家庭结构、社会关

系和伦理文化等多重因素影响，丧子事件不仅仅直接意味父母血脉和家族传

承的猝然中止，也深刻影响丧子父母的夫妻情感关系和家庭伦理结构。就此

而论，丧子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具有社会性结构、情感性因素和文化性特质的

伦理问题，其中蕴涵着伦理困境的产生、伦理身份的转换、伦理选择的发生、

伦理认同的重构。作为一种从伦理视角阅读、分析和阐释文学的批评方法，

文学伦理学批评“以文学文本为主要批评对象，从伦理的视角解释文本中描

写的不同生活现象，在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复杂

伦理关系中，对处于特定历史环境中不同的伦理选择范例进行解剖，分析伦

理选择的不同动机，剖析伦理选择的过程，揭示不同选择给我们带来的道德

启示，发现可供效仿的道德榜样，为人类文明的进步提供经验和教训”（聂

珍钊 5-6），其中伦理选择、伦理环境和伦理身份是三个重要维度。在文学文

本的丧子情节中，丧子者常常会面临伦理环境和伦理身份剧变带来的强烈困

惑，既会受到伦理语境、伦理困境和伦理焦虑的潜在折磨，也会在夫妻关系

和血脉传承伦理之间发生摇摆。

一、丧子之痛与伦理环境的内在制约

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概念体系中，“伦理的核心关注点是在人与他人、

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建立的公认的伦理关系。此外，它还涉及从伦理关

系和各种伦理规范中衍生出来的道德秩序”（Ni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190）1。从历史主义角度出发，“文学伦理学批评要求在特定

的伦理环境中分析和批评文学作品，对文学作品本身进行客观的伦理阐释，

而不是进行抽象或者主观的道德评价”（聂珍钊 256）。丧子情节作为伦理事

件发生之后，丧子父母往往会在情感和行为上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面临多

1　凡未特殊注明，均出自笔者拙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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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伦理环境的挤压拷问，产生强烈的伦理焦虑和身份迷失。换言之，丧子之

痛带来的伦理变化，会对丧子者产生内在的精神制约；其中，文化伦理环境

和时代伦理环境最为重要。

其一，丧子者无法逃离具体的文化伦理环境。尽管有着集体主义或个人

主义的内在区别，中外主流文化传统大多注重个体或群体的道德修养和道德

教化，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伦理意识和伦理规范，以及与此相关的

一系列规范和理念；其中，东方文化大多强调血脉传承是家庭的第一要义，

重视生育孩子传承家族。“婚姻的意义就在建立这社会结构中的基本三角

〔……〕夫妇关系以亲子关系为前提，亲子关系也以夫妇关系为必要条件。

这是三角形的三边，不能短缺的”（费孝通 159）。孩子去世或子女夭折，不

仅会导致夫妻关系破裂，影响家庭稳定，而且会导致家族血脉中断，丧子者

成为家族罪人。当丧子者的遭遇与所认同的伦理环境相悖时，这种文化伦理

会内在制约丧子父母，成为其心头的沉重枷锁。注重家族和关注人伦的伦理

环境，在文学文本中得到比较生动的再现与改写。班纳特太太只有五个女儿，

根据彼时法律家族财产只能由男性继承，班纳特太太便寄希望于将女儿们嫁

给有钱的单身汉。她认可给家庭带来耻辱却嫁给有钱人的琳达，显示了班纳

特太太的伦理选择：在道德标准和继承伦理中选择继承伦理。1 由于心爱的幼

子夭折，布鲁姆在精神上受到无法弥补的创伤，妻子不忠使他再生子女的愿

望落空。因此，布卢姆寻子在很大程度上是他需要一个后代来巩固自己的身

份和延续家族。2 女儿意外去世后，瑞德和斯嘉丽在一起的唯一原因和纽带也

消失了，瑞德最终厌倦斯嘉丽的“感情游戏”，对失去孩子的家庭生活也再

无留恋，独自回到故乡寻找宁静的生活。3 卜绣文不惜通过再生育孩子并牺牲

其性命来挽救患渐进性贫血症独女的生命，但遭到丈夫的极力反对。在根本

上，卜绣文及丈夫有着同样的家庭伦理观：子女是家庭生活的核心，是他们

生命意义的延续。4 许三观先后十二次卖血，其中七次为一乐，一次为二乐，

一次为全家。在许三观的认知中，家庭稳定、子女平安是最为重要的伦理纲常，

是他的安身立命之本。5 对于父母而言，孩子不仅是连结夫妻情感的纽带，也

是家庭未来的希望、血脉和文化的传承。

其二，丧子者无法逃离特定的时代伦理环境。这是丧子者在特定的时代

内塑型的特殊伦理观念，因为丧子者普遍年龄较大，根据其出生时代塑造的

家庭伦理观念有以下特征：首先，家庭结构的变迁使得核心家庭成为最普遍

的家庭形态，家庭结构呈现出小型化的趋势；其次，大多数人保有传统的家

庭观和婚育观，拥有生育孩子的强烈意愿，希望孩子传承自身血脉。然而，

1　参见 简·奥斯汀：《傲慢与偏见》，孙致礼译（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 年）2-24。
2　参见 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金隄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年）134。
3　参见 玛格丽特·米切尔：《飘》，黄健人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 年）996-1000。
4　参见 毕淑敏：《血玲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 年）7-29。
5　参见 余华：《许三观卖血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年）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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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去世后，固定的成长环境和思维模式导致他们难以改变对拥有孩子的渴

望。由此，他们可能会丧失生活的激情与动力，独立面对时代塑造出的伦理

环境给自己带来的困惑与苦痛。以《活着》为代表的文学文本的叙事重心和

伦理意义，不仅是生动讲述中国普通人所承受和经历的世纪苦难，也是集中

呈现中国底层民众的道德意识和伦理价值观，更反映了时代的伦理环境，形

象折射出中国老百姓朴素的伦理认知和坚韧的伦理选择。福贵与妻子家珍本

有一对儿女，过着平凡普通的日常生活。然而，因血型与县长夫人相同，儿

子有庆为救人因抽血过多而不幸死去。闻听儿子死去，心情焦虑的福贵“一

下子就看不见医生了，脑袋里黑乎乎一片，只有眼泪哗哗地掉出来”（余华 
126）；得知儿子已下葬，骨瘦如柴的家珍“扑在了有庆坟上，眼泪哗哗地流，

两只手在坟上像是要摸有庆”（余华 133）。儿子不仅仅是福贵与家珍之间伦

理身份和伦理情感的重要纽带，更是人生希望和生活期待的情感寄托。儿子

意外夭折后，聋哑女儿凤霞成为福贵的独子，不幸的是，女儿婚后因生产流

血过多而意外死去，留下苦命的外孙苦根。“凤霞生下了孩子后大出血，天

黑前断了气”（余华 172）。女儿的离去，彻底摧毁了二人对儿女基于血缘的

伦理身份，也终结了二人对儿女朴素的牵挂操心，一如家珍所言：“凤霞、

有庆都死在我前头，我心也定了，用不着再为他们操心，怎么说我也是做娘

的女人，两个孩子活着时都孝顺我，做人能做成这样我该知足了”（余华 

176）。在女儿凤霞去世三个月后，家珍也随之而亡，留下孙子苦根与福贵相

依为命。谁知苦根因吃豆子过多撑死，福贵孑然一身，面对苦难重重的生活。

简言之，文学文本中丧子情节的发生，有力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使

丧子者面临无法逃离的伦理环境，其中既有文化伦理环境的制约，又有时代

伦理环境的型塑。丧子者会通过多种方式试图逃离以往的生活环境，但外在

环境的改变显然无法弥合心中的伤痕。他们难以逃离的是被文化和时代内化

于心的伦理环境。置身于社会性和文化性的伦理环境中，丧子者往往面临伴

随丧子之问带来的难以跨越的伦理困境。

二、丧子之问与伦理困境的深层拷问

在文学文本中，子女死亡作为一个推进文本叙事、牵动伦理关系的伦理

事件，直接把丧子者逼入难以跨越的伦理环境，使其面临来自夫妻关系与血

脉传承的伦理拷问。二者常常彼此对立，难以协调，形成比较典型的伦理困

境或伦理悖论。

其一，丧子事件使丧子者面临无法逃避的血脉传承的伦理困境。一般说来，

生儿育女既延续家族血脉传承，又佐证家庭伦理品德。正因如此，子女死亡使

得丧子者大多面临着家族血脉伦理和夫妻关系伦理的双重拷问。父权制社会伦

理普遍重视父系血缘传承，关注家庭的完整和家族的繁衍。子女死亡，既关乎

个人身份和夫妻关系，更关涉家族血脉传承；在东亚传统伦理文化中，子女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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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短期消解的是丧子者的父母伦理身份和夫妻伦理关系，长期消解的是家族血

脉传承伦理。对丧子父母而言，走出丧子之痛的有效途径之一是再生育子女。

由于普遍年龄较大、男女生理结构差异，丧子父母常常面临彼此冲突、二中选

一的伦理困境：要么牺牲血脉祭祀伦理，选择夫妻关系伦理，陪着伴侣终老一生；

要么牺牲夫妻关系伦理，选择血脉祭祀伦理，另择配偶进行补救性生育。文学

文本以形象的叙事和具体的场景，悄然呈现出丧子者两难的伦理困境与面临的

巨大痛苦。在《祝福》中，相对丈夫遽然死去，痛失独子对祥林嫂的打击更强。

它不仅在伦理关系上让母亲身份随之消失，也让她身体上备受打击形容枯槁面

无血色，更在心理层面上让她饱受创伤精神错乱，成为闲人茶余饭后的笑料和

谈资。1 在丧夫和丧子的双重精神打击下，祥林嫂面临着难以跨越的伦理困境：

是再嫁他人再生子女，还是孑然一身孤寡终生？是融入宗族放弃自我，还是麻

木不仁放逐自己？如何以社会认同的伦理身份融入父权制家族中，融入以家族

血脉为纽带的血脉祭祀伦理中，这应该是摆在祥林嫂面前的重要现实问题。在

父权制、宗族势力和封建思想的多重压迫下，祥林嫂孤身一人，走投无路，只

能离开夫家，靠打短工勉强糊口。丧子之痛让祥林嫂离开夫家，失去家族保护，

这也等同于放弃血脉祭祀伦理。丧子之痛还让祥林嫂身心遭受沉重的双重打击，

不仅直接导致她在日常工作中精神恍惚，记忆衰退，而且在众人眼中变得伤风

败俗，祭祀时的伦理身份被彻底改变。“然而这一回，她的境遇却改变得非常

大。上工之后得两三天，主人们就觉得她手脚已没有先前一样灵活，记性也坏

得多，死尸似地脸上又整日没有笑影，四婶的口气上，已颇有些不满了。当她

初到的时候，四叔〔……〕暗暗地告诫四婶说，祭祀时候可用不着她粘手，一

切饭菜，只好自己做，否则，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鲁迅 16）。面对

众人的同情和戏谑、嘲讽和指摘，祥林嫂被剥离了曾经的社会身份和伦理身份，

只能以沉默来回应一切，沉浸在悲伤麻木之中。由此，祥林嫂被彻底剥夺伦理

身份，只能通过“捐门槛”获得片刻的心理慰藉，这一事实表明伦理身份的改

变给丧子者带来的巨大伦理困境。

其二，丧子事件使丧子者面临岌岌可危的夫妻关系伦理困境。在面对夫妻

关系伦理压力时，部分丧子者（主要是女性）会通过纵容丈夫出轨来保持婚姻

的完整性，在维系夫妻关系伦理时弃绝了血脉祭祀伦理。文学作品中也有相类

似的情节。尽管黛西对盖茨比颇为爱慕并与之有越轨行为，尽管汤姆背叛黛西

在外边情人不断，但最后黛西和汤姆的婚姻还是得以维系下去。2 由于布卢姆

性功能衰退，妻子莫莉不甘寂寞常常招蜂引蝶，这一切均使布卢姆蒙受着难言

羞辱和精神折磨。但是，布鲁姆依然选择维持原有的夫妻关系，通过原谅妻子

1　参见 鲁迅：“ 祝福”，《鲁迅全集》第 2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17-18。
2　参见 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董继平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 年）

17、137、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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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忠行为，维系其夫妻关系伦理。1 对于夫妻二人而言，无论遇到何种困境，

轻易放弃夫妻关系是一种不负责任和有违伦理的行为，即使以颠覆另一种伦理

关系为代价也要尽量保证夫妻关系的稳定。当面临血脉传承伦理压力时，部分

丧子者会做出权宜之变，以延续血脉传承伦理。对于父权制社会而言，子嗣存

续意味血脉传承，血脉继嗣涉及家族延续；较之女性，男性往往会对血脉祭祀

伦理有更大的传承责任。处于伦理困境中的男性丧子者，大多会通过出轨和离

婚两种途径寻求突破。出轨主要指丧子者保留原有的婚姻形式，但同时与处于

生育年龄的女性生育私生子。就道德伦理而言，出轨显然是对夫妻关系伦理的

强力背叛，私生子则是对传统家庭伦理的挑战。在文学文本中，二者均可视为

对夫妻关系和家庭伦理等命题的叙事探讨。得知安娜与沃隆斯基偷情，卡列宁

试图通过宗教、伦理和舆论约束安娜的出轨行为。2 得知自己的私生子身份，

亚瑟·博尔顿坚持的信仰和伦理纲常被摧毁，选择出走南美洲、流亡十三年，

而蒙太尼里神父渴望父子亲情却无法得到，多年来内心一直备受煎熬。3 每个

人都在为伦理的颠覆付出代价。离婚主要指丧子者结束夫妻关系，男性再次组

建家庭并生育子女。对于丧子者而言，子女死亡，夫妻双方失去联系纽带，此

时夫妻二人如同断线的风筝，如果没有足够的吸引力，很难再到一起。各有家

庭的九木与凛子相恋，其违背夫妻伦理的行为被察觉后，九木的妻子催促其在

离婚书上签字，试图通过离婚结束夫妻关系；但凛子的丈夫通过不离婚惩罚凛

子，不让她再找配偶。4 杜洛瓦因为想要追求更年轻漂亮的苏珊而通过一场捉

奸闹剧逼迫玛德莱娜与他离婚，夫妻双方的行为都颠覆了传统的道德约束，离

婚也是必然的伦理选择。5

在丧子情节中，由于丧子者身份剧变而导致的伦理混乱，给丧子者带来难

以解决的伦理矛盾与伦理冲突，形成普遍存在于文学文本中的伦理困境。若选

择捍卫血脉祭祀伦理，就会违背夫妻关系伦理；若选择坚守夫妻关系伦理，就

会违背血脉祭祀伦理。在两种伦理关系之间进行理性选择并非覆手易事，这主

要涉及伦理选择中的三个阶段与斯芬克斯因子。

三、丧子之思与伦理选择的三个阶段

面对充满苦闷和焦虑的伦理困境中，丧子者经过自由意志与理性意志的

冲突融合，会根据不同的身份认知做出不同的伦理选择，从而“从伦理上解

决人的身份问题，〔……〕从责任、义务和道德等价值方面对人的身份进行

1　参见 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金隄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年）96—
104。
2　参见 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上，草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年）

887—890。
3　参见 艾·丽·伏尼契：《牛虻》，李俍民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8 年）74—90。
4　参见 渡边淳一：《失乐园》，林少华译（青岛：青岛出版社，2017 年）215—217。
5　参见 莫泊桑：《漂亮朋友》，张冠尧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年）284—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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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聂珍钊 263）。这种伦理选择既会符合某一时期的道德准则，也会违

背普遍认同的道德伦理，更会善恶并存难以简单论断。其中，斯芬克斯因子

中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的此消彼长，是伦理选择是否合乎道德的内在成因；

而“人性因子是人类在从野蛮向文明进化过程中进行生物选择，由人类头脑

所体现的伦理意识；兽性因子是指人在原始欲望影响下的动物本能”（Ni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383）。

面对两难的伦理困境，男性丧子者的伦理选择具有明显的典型性和主动

性，其内在运作逻辑就是斯芬克斯因子力量的较量。子女死亡后，丧子者面

临家庭结构的改变，面对无法起死回生的子女，进行补偿性生育是可行办法。

然而，大多数女性丧子者已经过了生育期，在婚姻内部寻求补偿性生育行不通。

此时男性丧子者只能分居或离婚，努力重新寻找在生育期的配偶重新生育子

女，这种选择主要遵从血脉传承伦理，属于人的动物本能，是兽性的具体表征。

在伦理选择过程中，丧子者斯芬克斯因子内部力量的对比演进大致包括三个

阶段。

图 1 丧子者的斯芬克斯因子内部力量对比演进图

第一阶段：0-T1代表丧子前的伦理教诲阶段，人性因子能够抑制兽性因子。

因为长期生活在传统伦理语境中，行动者伦理意识形成，社会伦理身份确立，

这时候各自的行为规范、人物关系是确定且稳定的，夫妻都应该做到爱情专

一、感情忠诚、忠于对方，形塑造了一种夫妻恩爱、父慈子孝家庭伦理结构。

在这种伦理环境中，人性因子在强度上远远超过兽性因子，当人性因子控制

兽性因子时，当事者成为有伦理意识的人，此时其伦理结构保持稳定。

第二阶段：T1-T2 代表丧子后的哀伤阶段，这时候人性因子逐渐降低，兽

性因子逐渐上升，进入伦理结构震荡期。在这个阶段子女刚刚死亡，丧子者（尤

其是男性）的人性因子强度开始下降，兽性因子强度增强，并反超人性因子，

最终形成兽性因子占主导，控制或抑制人性因子。子女死亡后，面对已经过

了生育周期的妻子，加上双方可能因为患有创伤后应激反应障碍，丧子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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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和行为偏向极端。如果此时出现补偿生育的可能，这会给丧子者带来极

高的替代性选择比较水平（CLalt）。这种能够生育子女、延续血脉的预期，

恰似《麦克白》中的女巫预言会诱发麦克白身上的兽性因子，并使其不受人

性因子的约束，丧子者抛家弃子重新组建家庭的兽性因子被诱发出来，其强

度（图 1 或图 2 中 T1 到 T2 阶段的 F2 所示）逐渐壮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反应

出丧子者对人类伦理的放弃和对动物伦理的接受。选择离婚或者分居以谋求

补偿性生育，必然意味着对婚姻的背叛。对女性丧子者而言，她既要遭受丧

子打击，又要遭到婚姻背叛。这也说明男性丧子者的人性因子强度降低（图 1
或图 2 中 T1 到 T2 阶段的 F1 所示）；对此大部分女性丧子者多睁一眼闭一眼，

予以无奈的默认。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很显然是对现代婚姻制度的挑战和

颠覆。然而女性丧子者非但没有进行权利维护，反而帮助男性丧子者抚育非

婚生子女，这反向说明为了延续子嗣，男性丧子者的兽性因子（F2）逐渐升高，

即便如此体贴的发妻也要选择背叛，人性因子强度（F1）的降低。

图 2 丧子者的斯芬克斯因子内部力量对比演进图

第三个阶段：T2-T3代表丧子后的伦理选择阶段。首先，人性因子强度降低，

兽性因子强度升高，到一定的时间，兽性因子会超过人性因子，即 T2 时间点

上出现 F1<F2（详见图 2）。这种情况下，人性因子难以再借助理性意志指导、

约束和控制兽性因子中的自由意志，这时如果出现比较高的替代选择比较水平

（CLalt），那离婚和分居几乎是必然选择。其次，虽然人性因子强度降低，兽

性因子强度升高，但从强度上来看，人性因子强度会超过兽性因子，即 T2 时

间点上出现 F1>F2。这种情况下人性因子是主导因子，让人弃恶从善，避免兽

性因子违背伦理，男性丧子者虽然有所动摇，但是最后时刻夫妻关系伦理战胜

了血脉祭祀伦理，夫妻关系保持稳定。最后，经过人性因子强度的升高和兽性

因子强度的降低，二者强度相差无几，即 T2 时间点上出现 F1=F2。此时人性

因子和兽性因子会相对平衡，达到伦理意识和伦理规范的动态稳定，即所谓的

“追寻斯芬克斯因子的理想平衡”（吴笛 21）。此时伦理选择取决于替代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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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水平（CLalt）的强度高低：如另择配偶补偿生育的可行性非常大，男性丧子

者也会发生动摇；如可行性一般或代价极大，男性丧子者会因年龄身体等原因

而维持现状。

在丧子情节中，从丧子前的伦理教诲阶段，到丧子后的哀伤阶段，再到

丧子后的伦理选择阶段，丧子者经历的不同阶段均包含潜在的伦理认知和伦

理冲突，蕴含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的彼此冲突和相互平衡。惟有人性因子超

过兽性因子，达到斯芬克斯因子的理想平衡，丧子夫妻才能在伦理困境中彼

此扶持，做出符合伦理身份、普遍道德和伦理诉求的伦理选择。

四、丧子之变与伦理身份的自我重构

在文本叙事中，丧子情节对丧子者伦理身份的影响是持续深远的。它不

仅改变丧子者为人父母的身份，也影响他们之间夫妻身份的延续。无论丧子

者的伦理选择怎样，他们都会在伦理困境的基础上重塑新的伦理结构，在自

我重构中获得新的伦理认知和伦理身份。

首先，丧子者的伦理结构发生巨大的重组。当人性因子超过兽性因子时，

夫妻关系伦理战胜了血脉祭祀伦理。在这种状态中，虽然在孩子死亡后丧子

者仍坚持对婚姻的忠诚，夫妻关系保持稳定状态，但作为家庭的核心成员和

支柱的孩子去世，对丧子者的个人价值观、生活结构、婚姻功能和夫妻沟通

具有极大的负面影响。1 子女既是夫妻关系的安全阀，也是摧毁家庭的爆发点。

由于经历了子女从有到无的过程，他们在心理上会产生相对被剥夺感，轻则

影响夫妻关系的和谐，重则影响家庭稳定，使家庭从有核心变成无核心、从

稳定状态变成松散状态。甚至子女死亡后，一些丧子父母的夫妻关系出现形

式化、空心化和躯壳化的趋势——虽有夫妻之名，但无夫妻之实，伦理结构

被强力颠覆或重构。其次，丧子者的伦理语境发生剧烈的变化。对核心家庭

而言，通常的伦理语境是一般围绕子女展开，话题一般落脚在子女的成长成才、

娶妻生子。然而，丧子事件颠覆了这种伦理语境，丧子者的意识、思考和观

念都发生变化。就意识而言，他们会更多地思考的生存问题，而不是发展问题，

且这种思考往往缺乏逻辑性，导致双方沟通中断。有丧子者夫妻双方虽然保

持表面上的夫妻关系，但是夫妻之间交流的中断，感觉像是生活在两个世界

的人 2；有丧子者相互压抑，如履薄冰，彼此隔膜。就观念而言，从家族血脉

的延续者到浑浑噩噩的丧子者，相应的对当前权力和义务、未来声望和地位

关注程度急剧降低，这是子女死亡后丧子者的一个重要观念转变。最后，伦

理语境变化助推丧子者伦理身份重塑。当人性因子强度降低，兽性因子超过

人性因子或与人性因子相差无几时，男性丧子者将会选择和前妻离婚或者分

1　See L.E. Oliver, “Effects of a Child’s Death on the Marital Relationship: A Review.” Omega 3 (1999): 
197-227.
2　See R. Schwab, “Effects of a Child’s Death on the Marital Relationship: A Preliminary Study.” 
Death Studies 2 (1992): 14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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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重新选择年轻配偶、组建家庭。新的婚姻关系形成后，男性丧子者进入

新伦理结构，拥有新伦理身份，进而从责任、义务、道德等方面确认新的伦

理身份。心爱的女儿莉迪亚死后，詹姆斯在痛苦和烦恼中背叛了自己的妻子，

转而投向黑头发、温顺乖巧的华裔女孩路易莎的怀抱。1 当新伦理身份得到确

认并认同之后，男性丧子者想要继续这段婚姻关系，他的兽性因子强度开始

下降（即 T2 到 T3 时间段内 F2 的下降），人性因子强度开始上升（即 T2 到

T3 时间段内 F1 的上升），当人性因子超过兽性因子时，丧子者会做出符合

道德规范和伦理秩序的行为，这时就会进入新的婚姻稳定期。

在诗剧《浮士德》中，中世纪后期德国小镇平民女孩玛甘泪与浮士德偷

吃禁果，未婚先孕，违背宗教伦理和世俗道德，备受世人指责。迫于各种压

力，玛甘泪淹死婴儿，主动选择坐牢赎罪。失去婴儿，不仅意味浮士德与玛

甘泪失去父母的伦理身份，也预示浮士德开始认真思考爱情婚姻和家国责任。

在这一伦理身份转换过程中，浮士德重新思考爱情价值、道德准则和伦理身

份等问题，实现了从人生“小宇宙”到世界“大宇宙”的转换。2 由此，浮士

德与玛甘泪失去婴儿，本质上可视为一个兼具文学叙事和思想价值、道德训

诫和信仰分野的伦理事件。经历政治事业的失败后，浮士德在血脉祭祀和夫

妻关系的张力结构中选择了后者。他游历古希腊神话世界，不可救药地爱上

古希腊美女海伦，并与之生下孩子欧福里翁；后来，欧福里翁不幸坠崖死去

后，浮士德与海伦为之陷入沉重的忧愁和思念之中。忧伤过度的海伦不禁感

叹，幸福与美好无法持久两全，联系二人爱的纽带断掉了，生命的纽带亦随

之断掉。在伦理身份上，欧福里翁之死意味着浮士德与海伦之间的伦理纽带

猝然断裂。二人失去为人父母的伦理身份，回归最初夫妻的伦理身份，但彼

此之间的伦理情感与自我认知发生巨大变化，而海伦的逝去则进一步消解了

二人的夫妻伦理身份。在伦理结构上，欧福里翁坠崖而亡使以子女为纽带的

家庭伦理结构悄然消逝，海伦叹谓离去则使以婚姻为基础的夫妻伦理关系彻

底崩塌。面临丧子之变和爱妻离去带来的精神创伤，浮士德并未沉沦于伦理

困境不可自拔，而是以填海造田、改造荒山、创建理性王国的事业追求，将

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有机结合起来，在社会伦理身份的确立中，重塑了一个

追求理性、启蒙民众、介入社会的理想自我。

总之，伴随伦理结构的重组和伦理语境的变化，丧子者会对自我身份有

新的伦理认知和自我定位，在婚姻家庭、社会法律和道德文化等综合因素的

共同作用下，重塑自我的伦理身份和伦理观念，进而消解丧子之变带来的难

以言说的身体伤害和精神创伤。

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角度而言，丧子情节不仅是一个有力推动故事发展、

1　参见 伍绮诗：《无声告白》，孙璐译（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 年）202。
2　参见 歌德：《浮士德》，绿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年）128-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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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矛盾冲突的叙事情节，更是一个蕴含人物伦理困境和伦理选择的伦理事

件。丧子事件作为典型伦理问题，不仅使丧子父母长期陷入无法逃离的伦理

环境，而且使其面临夫妻关系和血脉传承伦理等无法跨越的伦理困境。在丧

子之思的伦理焦虑中，夫妻双方的伦理选择蕴含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彼此冲

突的斯芬克斯因子。丧子夫妻之间聚合离散等多种形式的伦理选择，改变并

重塑夫妻双方的伦理身份。在文化和时代的伦理环境背景下，面对子女死亡

的巨大变故，丧子父母常常面临选择夫妻关系伦理还是血脉继嗣伦理的两难

境地，往往会建构出新的伦理结构并面临新的伦理困惑。在人性因子与兽性

因子、传统文化与婚姻价值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如何做出理性的伦理选择

并适应新的伦理结构，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因此，既要平衡兽性因子

与人性因子的内在关系，又要在传统文化和婚姻价值观中找到平衡点。克制

兽性因子带来的违背道德的消极作用，发挥人性因子的符合道德的积极作用，

可以使丧子者在伦理选择时能以坚定的道德准则为指引，从伦理困境中寻求

出口；同时，民族文化伦理中的生育观念和思想，婚姻家庭伦理中的责任性

和义务性，都是丧子者伦理选择时需要考量的重要因素。如此一来，文学文

本中的丧子情节作为伦理事件，映照出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伦理困境和伦

理选择问题，兼具文本叙事、伦理探讨和思想分析等多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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